【人生感悟】

遇见

（人文叶菁菁推荐，2014年4月27日）

推荐理由：幸福与梦想,是多么闪耀迷人的字眼，几乎所有人梦寐以求的珍宝。但是在路上，很多人都距离它们越来越远，甚至遗失在了岁月的河流里。而对于生活中的一小拨人来说，每一寸希望就像一张张风帆时刻鼓胀着他们的内心，催他们向善、向美。遇见他们，便是遇见了人间最朴素的美好和最窝心的温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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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的一生，会有多少动人的遇见呢？

一

那是一个晴朗的周末，我按照早就答应孩子的计划，开动了车子，我们要去鲁西南的乡村旅行。正在读初中的孩子要完成一个老师布置的考察课题：考察一个偏远的村子，然后写一篇考察作文。我对孩子说，我们就去鲁西南吧，那里是我们的故乡，对于那里的风土人情，爸爸是有资格当导游的。
从济南往鲁西南方向，有新通车的高速公路，也有220国道。我选择了国道，我想，我正可以借轻松的旅行，给儿子介绍一路沿途的乡村风景。儿子在车上手舞足蹈，一个学期了，他还没有出过城市，当满野的自然景色扑入眼帘，他兴奋极了。
到了济南西南郊外的党家庄，我看到路旁有一个背着行李的中年男子在向一辆拉货的长途车招手。长途车没有停。这里是一座监狱，我猜测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刑满释放的人要回家去。我的车上只有我和儿子，正好顺路，就捎他一乘。我停下了车。看到车停在面前，他很吃惊。我问他：去哪里啊？他说：去梁山。正好顺路，我说：“你上来吧。”他很难为情地看着我，犹豫了片刻说：“我没有钱打出租车。”我笑了，我说：“我的车不是出租车，不要你的钱，顺路捎你。”
他千恩万谢地上了车。车子在起伏不定的山间公路上飞驰，城市的轮廓渐渐远去，一个个在山坡上错落有致的村子掠过车窗。
“十年了，我没离开过那座院子一步。”他掩饰不住自己的激动，很动情地告诉我。
我说：“出来了就好，回家以后，好好过日子吧。”
“我还不知道家里是什么情况。”
“十年中家里没有人来看过你吗？”
“没有，只是捎来过一些东西，我猜想妻子和孩子可能都走了。”
我渐渐知道，他就是十年前轰动济南的抢劫出租车大案的主犯。当年，他和另外两个狗肉朋友谎称去泰山，打一辆新出租车，半路上打昏司机把车抢走。破案之后他被判刑13年，因为在监狱里表现较好，提前3年出狱。
“我给家里丢尽了脸，妻子还能等我吗？我从来也没有奢望过人家会等我。我现在回家，就想看看父母，然后出来打工，我也没有脸面在故乡混下去。”
看着他无奈伤感的样子，我说：“也许，她还在等你。她知道你今天回家吗？”
“一周以前，当我知道出狱的确切时间以后我就给家里写了信。”
“也许，你的一家人都在你的村口等你呢！”我安慰他，尽管我也无法确定他的家究竟怎么样了。
“我的父母一直身体不好，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健在。他们如果健在，是不会原谅我的，我们家世代都是本分人家，他们本来对我寄予很高的期望啊，怎么能够想到我会变成一个强盗！”
我们一路交流着，距离他的家越来越近了，我分明看得出他的渴望与不安。他的眼睛中既有热切的渴盼，又有不安的惶恐。
“变化太大了，那个时候路没有这样宽，农村的房子也没有这样漂亮。唉，我家的房子肯定还是老样子，谁来翻盖啊！”他自言自语。
我不知道怎样安慰他才好。我说：“我送你到家吧，你还有很重的行李。”他马上回绝说：“不，不，怎么好意思，我跟了你一路了，已经够麻烦了。”
按照我们那一带的风俗，客人到了家门口，是一定要邀请进门喝杯茶的。我说：“到了你家门口了，你不让我去喝杯茶吗？”他脸一红，很不好意思地说：“那是，那是，进家喝杯茶。”
他智慧指挥着车子行驶在高低不平的乡村土路上，距离他的家门越来越近了，我感觉到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。进了村子，我看到他故意低下了头。就在我们拐进一个胡同的一刹那，他立刻喊：“停车！停车！”车还没有停稳，他就跳了下去。我看见一对老人、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还有几位相亲站在胡同口上。
我看到他的眼泪夺眶而出，马上跳下车，双膝跪在老人面前。
我和儿子下车目送着他们的身影，我看到了他脸上坚定幸福的神情，也看到了他有力迈动着的双脚和挺直的腰杆。我问儿子：“你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人生故事吗？”
儿子说：“我知道了，这个囚犯家的人并没有因为他犯罪抛弃他。”
是啊，他们没有抛弃他，他们在盼望着他回到自己的家，他可以重新开始新的人生了。
我们到他的家里喝了几杯茶，然后就返回济南了。因为我知道，儿子接受了一次最具体深刻的人生教育，他的考察也得到了意外的收获。
二
孩子的假期到了，我们决定自驾出游。三口人驾车顺着济南南郊的锦阳川峡谷公路向泰山方向行驶。峡谷大约有50公里长，峡谷底部蜿蜒曲折的小河旁，就是从济南到泰山的103国道。
这条道路我们已经走过很多次，每一条河叉，每一座山头，每一个村落，都十分熟悉，沿途的风景，也早已经熟稔于心。
这一次，妻子说，我们找一条不熟悉的小路，就往纵深开吧，看看是否能够发现一处奇异的景致。孩子也手舞足蹈地说，对，就去没有去过的地方。
我们找着一个路口，就拐进了朝跑马岭方向的山间公路。路很窄，错车都很费劲，但是还算平整。沿途不时有农家的小吃，农民也把山里的野味和山货摆在路旁卖。但是，越往前走，山路渐渐崎岖不平，两旁的树木越来越茂盛稠密，农家越来越稀疏，人烟的意味越来越淡薄了。
恰好，在一个拐弯处，发现了一片果园。果园里有几间草房子，靠近路旁垒着一个石板台子，上面放着一些水果和山货，有栗子、核桃、山楂、红枣、梨、苹果，显然，这都是这个果园里的果实。
可是，石板旁边没有人，车停下来了，按了几声喇叭，也不见有人来。突然，一条大黄狗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，嚎叫了两声站到石板旁边，俨然护卫一般，守护着那些水果和山货。接着，一个扎着两条小辫子的小女孩也不知道从哪里钻了出来。她问我们：你们要吗？
看她也就是七八岁的样子，我问她：你家大人呢？她很认真地回答我：娘回家了，家里有事。我越发好奇：你知道这些怎么卖，应该卖多少钱？她乖巧地笑着说：随便给，我娘说了，大人不会糊弄小孩的。
看着我们，她一边笑着一边从衣兜里陶出几张钱来，很得意很有成就地向我们显摆：你们看，这都是我今天卖的，卖的不少了。
我们交谈着，妻子和孩子选了几样东西，栗子，山楂，苹果，核桃。选好了，该称重量了，可是，她这里没有秤。
妻子问她：我们这些东西应该付你多少钱呢？她十分认真地看着我们说：我说了，你们随便给啊。
我们的确是犯难了，这些东西在这里是什么价格，又是多少分量，我们是真的没有数啊。女孩子忙着把东西给我们装进几个小筐子里，那种自己编织的很精致的果木筐子。
妻子看着我说，我们也不知道应该是多少钱，干脆就给她50块钱吧，应该不会少的，这孩子太纯真了。
她很高兴地把妻子给她的一张50元的钞票放进衣兜里，也没有仔细看钱的数目和真假，就又呼喊着大黄狗消失在了果园里。
我们把几个小筐子放到我们的车上，沿原路返回。一路上，小女孩的影子都我的眼前晃动。
这是多么淳朴的一片果园，多么淳朴的农家，多么纯真的孩子，多么公平的交易啊。
三
前年春天，我新搬到城南的新建小区。小区依山而建，风景秀丽，是现代都市里很标准的住宅区。居住在小区中的住户，大多是这个城市里的文化艺术人士，开着私家车出出进进，每一个人的脸上仿佛都写着幸福与快乐。
开始的时候，小区物业不完善，清洁工时有时无，公共卫生很糟糕。大家给管理部门提建议，希望找一个固定的清洁工，清洁工的工资大家分摊。
不久，我们的小区真有一名农民摸样的清洁工了。他50多岁，头发有一半都白了，听口音不是本地人，我们都叫他老陈。他很尽职，按规定他扫到每个单元的楼口就可以了，楼里面的住户自己负责。但他总是把楼道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他说，大家都忙，我多干一点没什么。而且，他不是一天打扫一遍就算完事了，而是每天早上5点起床打扫第一遍，下午1点打扫第二遍。如果刮风下雨，他还会多打扫几遍。总之只要地上脏了，他就打扫。他总是说，人家花钱雇咱，不是说规定一天扫几遍，而是要让小区干净整洁卫生，小区不卫生，那就是咱的不是了。他的善良和勤快，赢得了人们的信赖，大家都很自然地把他当成是小区的一员，碰到他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停下来和他聊几句。
随着了解的加深，有关他的情况就在小区里传开了。他来自鲁西南，有两个孩子在我们的城市上大学，他通过在我们这个小区管理部门工作的亲戚找了这份工作，一个月600元，干完分内的工作后，他就在小区里拣废品，一个月下来也可以挣个几百元，这样，加上孩子做家教的收入，上学的费用就有着落了。每个月还可以给老家邮回去一些钱，家里的柴米油盐也就够花了。
他就住在小区外面垃圾楼的底层。因为垃圾楼都是两层的，上面的一层放垃圾，下面的一层就是个五六平方米的小房子。为了垃圾车运垃圾的方便，垃圾楼底层的顶部是倾斜的，所以在小房子里有一半地方直不起腰来。但他对这个房子已经非常满意了。他说，在这个城市里能找到这样不花钱又可以住的地方真是太好了，这样他又可以节省一笔开支了。

在一个周六的晚上，我去倒垃圾的时候听到小房子里传来欢快的谈笑声。我敲开了门，原来是他的两个儿子来了。他们是在给人家上完家教之后一起来的，老大还买来了一个大西瓜，爷三个正在一起吃着西瓜说着开心的事儿呢。他们见我来，很礼貌地让我在床沿上坐。两个孩子一个是学计算机，一个是学日语的，他们正各自讲着自己学校的事情。两个孩子的穿着都十分朴素，但却丝毫也遮盖不住他们的才华和聪慧。我看得出，他们目光锐利，自信乐观。
老陈告诉我，这一夜别想睡个好觉了，只要两个小家伙来了，他们爷三个就挤在一张小床上，开心的话一夜都说不完。很多天过去了，他们一家三口的影子始终在我的眼前晃动。我想，这是多么幸福快乐的一家人啊。比起住在高楼里的人们，他们拥有的幸福一分都不少，他们的日子一样快乐啊。
四
城市的文化市场非常热热闹，卖鸟的卖花的，卖书的卖画的和卖小百货的，都悄然在山坡边铺摊搭架，熙熙攘攘。
我的住处就在附近，距离那里不过几百步路。或许能在那几十个旧书摊上觅得一本十分珍稀的书，或在画市上买到一幅奇绝的旧画，是常有的事。
一个下午，我顺着山坡往东走，是书摊和画市。我边走边看，不觉到了尽头。再往东，是一片临时搭起的工棚。济南这样的工棚很多，几乎在所有建设场地都能看到。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动机指引着，我意欲继续往前走，到那片工棚里看个究竟。工棚大约有十几个，都是用砖简单地垒起来，上面盖了那种遮雨的石棉瓦。我从西至东一个一个地看，有的是用来放粮米和建筑材料的，有的是做饭的锅灶，有的是住人的宿舍。宿舍里并没有床，只是在地上凌乱地铺了些干草，干草上是几张破旧的席子。
看到这些，我的心中就有些苦涩的东西在流淌。房子都没有门，只是一个个长方形的洞，看了几个也都没有人。走到了尽头处的一个房子里，终于看到一个人。他蹲在席子上，手里拿着一本书在看。好奇心驱使着我走进去。我有了极大的兴趣，他怎么没有去工地？是负责看东西还是休息或别的什么原因。
我站在他的对面。他毫无敌意地坐直了身子，很客气地与我打招呼，并把书放在了身后的一堆被褥上。我看到了那本书的封面，那是余秋雨教授的《文化苦旅》。在《道土塔》一文中折叠了一页，显然他正读到这里。我十分惊诧。在这样的一个工棚里，有人在读庄严的《文化苦旅》，而不是金庸、琼瑶或三毛。坐在我对面的那个蓬着头发，脸色紫黑，衣衫不整的青年，顿然已不是一个粗俗的外乡打工仔了。我用很沉静的目光看他，那是一双茫然中透着睿智的眸子。他说这本书他是读第三遍了。我问他书的来历，他说是上一个月发工资后，给家里寄去钱，从自己剩下的生活费中节约了买的。他说现在书贵，一个月他只能买一本。他又从角落里的一个纸箱子里拿出两本书让我看，一本是钱钟书的《围成》，一本是周作人的《谈天》。
一种沉重的情绪袭上心头。挤出生活费来，而且是那点可怜的生活费，买这样庄严的书。他是农村人，高考落榜，娶了媳妇，却又不甘于乡间的闭塞，于是随村里人来了济南。他全然没有我那种怆然的情绪，他很得意于他的工作和收入。一个月挣了钱给家里汇一些，然后可以在街上买各种过期的报纸杂志看。他又从那个箱子里拿出几张叠得很好的报纸给我看。那是几张地市报副刊上发的他的散文。他很自信地告诉我，他在这里干几年，挣些钱买些书，尔后回家写乡间的故事。
我邀请他到我的家里，我送给了他我最近出版的几本书，我在每一本书上都签了自己的名字，并写了一句勉励的话。他喜形于色，当下就痴痴地读起来。
尔后，他经常到我的家里来，他成了我的朋友。我的这位朋友在我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。我以为，他的人生，他的生活，要比那些每天出入于高楼广厦为财富而奔忙的人有意义有价值得多。他的工作在有人看来是卑微的，但他的心灵高贵。
在一个个普通的日子里，在一个个普通的时刻，那些美好而温暖的遇见，总是会不时在我的眼前晃动，成为自己生命的启迪，也成为自己心灵的港湾。那些普通而平凡的人，那些平常的场景，没有什么惊天动地，但是，与他们的遇见，却给我带来了终生的恩惠。
（推荐者注：本文来自新浪博客-鲁先圣创作室2013年7月28日，作者：鲁先圣）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4年4月30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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